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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儿童视角”已经走向了我国教育实践，并推动了教育实践的进步，但鲜有对于其教育内涵的系统阐释，致使

在实践层面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拓展，阻碍了在实践中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澄清其教育

内涵。现象图析学与新童年社会学为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奠定基调，令其折射出可持续、理解和差异性回应的基本

立场，衍生出各主体有效相遇的本质，走出了一条依托儿童的生活世界，发挥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借助教师的共情引导，最

终走向相互理解，实现共同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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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Educational Position and Path Choic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Containing Children’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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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children’s perspective”has come to China’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educa⁃
tional practice，but there is littl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its educational connotation，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expand from
form to content in the practice level，and hinder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containing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the practic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Phenomenography and the new childhood sociology set
the tone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with children’s perspective，reflecting the educational stance of sustainability，understanding and dif⁃
ferential response，and deriving the essence of effective encounter between various subjects，leading to a practice path of relying on the
living world of children，gives full play to children’s subjective initiative，and，with the help of teachers’empathetic guidance，finally
leads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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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前教育质量向高水平迈进，是世界各国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近年来我国学

前教育事业的基本价值追求［1］。需要在坚守教育

育人原点和遵循学前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着眼

儿童具体生活与个体生命本身的整全状态［2］。因

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教育专家呼吁站在“儿

童视角”以便“重新发现儿童”［3］，儿童视角的研究

整体上也呈上升趋势［4］，研究者立场逐渐从“儿童

视角”向“儿童的视角”转变，同时关注主体间的观

点［5］。伴随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出现在

教育实践当中，以满足教师理解儿童的需求。例如

在研究中多用的马赛克方法，其虽源自研究项目，

但经过改造之后，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应

用，促进了儿童选择、与儿童协商和与儿童共同建

设的开展，极大地保证了儿童参与权，进而提升了

日常教育实践的质量［3］。

由此观之，儿童视角的相关研究已经推动了

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例如：在活动中，教师把手机交到幼儿

手中，幼儿拿到手机后立刻兴奋地拍了大量照

片。当教师询问为什么拍这些照片时，幼儿回答

“好玩”［6］。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顾跟随儿童脚

步，却忘记了自己的教育职责。教师只片面地接

收了儿童视角关于“具备看到、同情和理解儿童

世界能力”的倡导，忽略了“支持儿童构建对于世

界的新意义，实现发展”的要求。目前也存在探

讨儿童视角实践的相关研究，但是多见为一线教

师案例分享，就事论事，纷繁错杂，缺乏系统的对

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内涵与本质的阐释，正因

如此，教师没有办法掌握和理解其真正的内涵，

致使教师产生了“如何看待和支持儿童发展”或

者“是否应该引导儿童”等疑问，阻碍了儿童视角

在教育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将从蕴

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基本立场和实

践路径等几方面进行阐释，以期帮助教师把握蕴

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关键，提升学前教育质

量，促进儿童发展。

一、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

儿童视角相关研究的出现得益于现象学和

新童年社会学的支持，它们贯穿于儿童视角研究

始终，为儿童视角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旨

趣。当儿童视角从研究层面走向实践层面，它们

自然也为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奠定了基调。

（一）现象图析学：为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

指明儿童发展本质

现象图析学是现象学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

应用。20世纪末，在社会发展、儿童研究理论层

面与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下，儿童权利备受重

视，人们的儿童观再次革新，瑞典哥德堡大学的

费伦斯·马顿（Ference Matron）等人将哲学基础、

研究方法和教育行动结合建立的现象图析学更

加明确了儿童视角在教育中的旨趣［7］。

从词源学上讲，现象图析学，一词来源于希

腊语“phainomenon”和“graphein”，分别表示“外

观”和“描述”［8］。它扩展了现象学中“概念”这一

“事物的本质属性”，包括了感知、体验、认知、理

解的整体，认为事物和现象不是独立于人的认识

存在的，而是体验它的不同方式的集合体。而这

些不同的方式有着一定的逻辑结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形成了对同一对象的不同体验［7］。因而，

它显现出“视角”的意味，强调“非二元本体论”立

场，采用“二阶视角”（second-order perspective）来

描述人们体验和理解现实世界的不同方式。这

意味着它不试图描述事物“实际上是怎样的”，而

是描述事物“对人而言是怎样的”，即事物是如何

被理解、思考或感知的［9］。正如费伦斯·马顿（Fe-

rence Matron）所说：“对任何给定的现象，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10］因此，致力于研究人们对于

现象本质的不同体验方式或不同思考方式，探寻

独特、理解差异成为现象图析学的研究旨趣，例

如，探寻学生与教师对教学法的理解［11］和幼儿对

学习的理解［12］等。正是由于研究中发现了儿童

和教师观点的差异，萨缪尔森等人提出了“发展

性教学”的早期教育框架，成为了蕴含儿童视角

教育实践的代表之一。

由此可见，现象图析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范

式，从二阶视角进入，主要目的是找出人们体验、

解释、理解、感知或概念化现实的不同方式，因

此，在此基础上，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不仅

要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视角差异，也包括学生

和学生之间的视角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带来

了对现象理解的丰富和完善，使差异和关系成为

优越的学习资源［7］。由此，也带来了儿童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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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变化。由于关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

因而个人唯一可以交流的世界是他所经历的世

界，由此，在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中，学习不

是以固定的知识为主要内容，对于儿童来说，世

界是需要被理解的世界，儿童需要通过在真实的

生活世界中体验，建构或者重构自己的经验，也

就是说，儿童所学习的知识不能独立于学习者而

存在，而是扎根于儿童的经历，被深深地人格化

的内容［13］。这便引发了什么才是儿童发展的思

考。因为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与另一个人所理

解的世界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不能以是否达到

某一特定的水平来评判儿童的发展，但是，这并

不是否定客观知识的价值，只是更加关注个体对

现实的意识和他们对现实的表达。个体要在相

互表达和倾听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巩固或者打

破原有经验，形成对于世界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因此，在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中，儿童的发

展不再是儿童对成人技能和知识的消化和吸收，

而是更加具有个体性和动态性的色彩，是在与不

同的主体充分的交流互动中，能动地扩充了原有

的主观世界，进而不断形成一个新的主观世界的

持续性的发展。

（二）新童年社会学：明确蕴含儿童视角教育

实践中各主体地位和关系

新童年社会学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强调

儿童是社会行动者，是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其中最具有理论影响力的是“阐释性再生产”（in-

terpretative reproduction）一词的提出，用以替代传

统理论中“社会化”的概念。在对幼儿民族志的

观察与研究中，科尔塞罗认为幼儿社会化的过程

并不只是一个适应和内化社会规则的过程，更是

一个利用、革新和再建构的过程［14］。因此，作为

成人，不能再将儿童简单地看作是被社会结构决

定的被动主体，应该支持他们积极参与自身与所

处社会生活的建构。于是让儿童参与研究，与儿

童一起研究的研究范式出现，研究中关注了儿童

的能力，凸显了儿童的声音与行动，极大地彰显

了儿童的权利。之后，尼克·李（Nick Lee）在行动

者（actor）的概念的基础上，借鉴行动者—网络理

论，提出一种进阶版的“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

概念，指出儿童不是独立的社会行动者，而是将

儿童定位在各种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15］。

如果说之前的“行动者（actor）”概念打破了成人的

成熟与儿童的不成熟之间的对立关系，让儿童形

象得以凸显，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浪漫化了儿童主

体能动性。这一次的尝试，将儿童归还给真实生

活，更加明确了儿童作为“人”的形象的出现，儿

童与他所处生活世界中的他者平等地交流分享

和相互影响。在与世界开放地互动关系中确定

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同时，也努力创造自己的

文化世界。

新童年社会学让儿童的生命和声音得以再

次被发现，真切地关注到了儿童当下的生活，其

核心理念是承认儿童具有能动性，是社会行动

者，能在生活世界中自由地做出选择和创造自

我，这充分展现了儿童的力量与价值，彰显了儿

童的权利。因此，在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

中，儿童有权参与到教育的决策和实际过程中，

可以通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通过自己的行动

来影响教育场域中的他人。但是，儿童主体并不

是原子化的，而是处在关系之中，也受到他人的

影响，在与成人的相互作用中，有目的地组织生

活。由此，在明确了儿童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

教师的作用也自然得以显现，教师不应居高临下

地向儿童传递知识，而是需要作为倾听者的形象

出现。但是，倾听儿童的声音，不是消极的倾听，

不是一味地等待儿童发声，而是一种有所作为的

积极的倾听。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儿童和教师，

他们的声音和行动也是受到网络中的他者影响

的，通过专注于彼此，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以真

实的生活世界为媒介，进而引发不同经验的冲

突。因此，有所作为的倾听儿童，意味着教师必

须能够真正的融入儿童，在理解儿童的基础之

上，去回应儿童，为儿童提供多种机会，并在活动

中引导儿童，支持儿童发展。反过来，处于网络

中的儿童也必须能够倾听和理解他者的声音，由

此，各主体之间才能相互理解，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现象图析学和新童年社会学分别

为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指明了儿童发展实质

和教育过程中各主体的关系和地位，并折射出了

其可持续性发展、理解与差异性回应的基本立场。

二、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基本立场

在现象图析学和新童年社会学的影响下，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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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教育更加重视“人”这一

核心要素，从人的长远发展考虑，重视人与人之

间的差异与交流，强调理解和回应。

（一）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可持续性发

展立场

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教育作为基础性、先

导性事业，不仅要通过传授过去的知识和技能，

满足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要顺应人

类未来的发展趋势［16］。因此，学前教育要迎接挑

战、谋划未来，教育的目标应从“教授知识”转变

为“形成应对快速变化世界的能力”，而“学会学

习”将成为幼儿园最重要的内容［17］。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立场，既表现在各主体之

间的交流过程中，也表现在儿童和教师的最终发

展上。在教育过程中，理解儿童以及回应儿童对

于教师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因为在获取儿童

的想法时，要是不能够再进一步，就会向他们传

递出一种信息，即对他们的观点不感兴趣［18］。特

别是作为教育者对儿童的理解，和一般的理解相

比，更应该在重视时此刻的同时，同时也重视对

未来的指引。因此，交流的过程需要是可持续

的，而不是追求正确答案的即时性问答。由此，

这一持续性发展性的交流过程自然地促成持续

性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的发展的结

果不是通过统一的“正确的”答案来显现，相反，

发展是儿童学会了看待世界现象的不同方式并

创造出新的意义［19］。儿童在与他人思想的碰撞

中，不断反思，产生了自己对于生活世界的理

解。因此，蕴含儿童视角教育担负起了儿童学会

学习的责任，助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教师

来说，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将重点从教转向

到学，是对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很好的

诠释。这就意味着，要让儿童尽情行使主体能动

性，而这便需要教师具备更高水平的专业素养。

教师要能够适时地适宜地使用绘画、戏剧、游戏

等方式不断引导话题深入，激发儿童思考和反

思。只有教师不断地丰富充实自身，才能实现与

儿童的有效相遇，从这个意义来说，对教师也提

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理解立场

因为重视视角的差异与交流，因此，在蕴含

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了理

解的立场。理解儿童，要理解他们特有的思考和

体验世界的方式［20］，儿童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需

要通过自己的体验和与他人的碰撞，因此，蕴含

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以生活世界作为桥梁，强调

教育各主体之间的互相沟通交流，以勾连起已有

经验和新的经验。因为了解，所以理解，所以支

持，但是“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客

体’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

行为。”［21］所以，蕴含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中，在

教师支持儿童方面，仅仅客观地了解儿童有过哪

些经验是不够的，教师需要通过深入儿童内心理

解儿童，要比儿童自己更懂得他/她究竟想要什

么、究竟想干什么、究竟能做什么，从而能够通过

具体的、适宜的教育行动帮助儿童更好地认识自

己和成就自己［22］。相对应的，儿童也应该理解教

师，因为他们理解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会进一步影

响教师对于他们的回应。除此，更加不可忽视的

是儿童之间的相互理解，而理解的目的不是要去

把握作品的原意，而是要达到作品的视界与读者

视界的融合，产生新的意义［23］。活动中，每个儿

童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口头、绘画、游戏、实验

等）思考、反思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之后教师

要进行总结、提炼，来引导儿童意识到思考和解

决问题的不同角度和方式，并在不同视角的融合

中形成自己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

（三）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差异回应立场

人与世界存在于“差异”之中。人须首先听

到了“差异”之“寂静之音”的召唤，即人和世界存

在的召唤，才有可能言说［24］。蕴含儿童视角教育

实践强调个体之间的视角差异，进而强调独特经

验的生成与理解。每个主体的视角并不仅仅是

一种认知方式，更是带有很强的伦理意味，是一

种关系构建，它不仅仅是一种立场和一种观点，

更是对待彼此的具体方式。一方面，在教师的视

角和儿童的视角之间存在差异，当教师的意图与

儿童的经验交叉时，就出现了教师教学和儿童学

习的交汇点，教育者必须倾听儿童的想法，通过

挑战它们或者支持它们来回应儿童，促进儿童发

展。教与学从根本上变成了一个交流协商的过

程，是教师和儿童之间的相互回应［25］。另一方

面，儿童作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文化产物，每一

位儿童都有自己的生长背景和独特的理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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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儿童的视角本身也存在差异。对于每一个

单独个体的儿童来说，他们有自己看到、听到和

反思的事情，当一群儿童对同一现象发表不同观

点的时候，通过彼此之间的倾听与回应，儿童就

会意识到认识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借

此，对于现象的理解得以提升，同时也学会了其

他理解现象的方式。

三、各主体视角在生活世界中的有效相

遇—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实质

幼儿园是一个承载着培养人的责任的教育

场域，需要在特定的框架内支持和促进儿童学习

与发展，特别是在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中，需要教

师具备儿童视角，结合教育目标，进一步采取教

育措施，促进儿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

要保证差异性共存，还要注意差异之间的相互作

用。因此，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中，需要各主体

的视角实现有效相遇。之所以是有效的相遇，是

因为相遇不是简单地遇见，要能够清晰地看到蕴

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基调和立场，各主体在其

中都有所收获与成长。

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福祉为基础，最初在布朗

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它提供

了一个说明儿童不是孤立存在的语境框架，指出

儿童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文化关系来发展的［26］，表

明儿童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27］，布朗分布

伦纳也率先给出了儿童视角的精确定义：真正的

儿童视角是在帮助成人理解儿童对自己生活的

想法和感受。可以说儿童视角是通过关系来实

现的，因此，厘清其中各种关系，有助于勾勒蕴含

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面貌。

第一种关系，成人理解儿童。儿童视角研究

不同于寻找同一发展规律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尊

重儿童权利、认可儿童能力和倾听儿童话语一直

是儿童视角的内涵，它建立在解释的层面，从成

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出发，挑战原有二者的关

系，将二者都看作是“局内人”，建立新的关系，实

现意义的创造。由此可见，儿童视角不是简单地

单方面呈现出儿童的陈述和经验，而是双方都在

场，成人需要与儿童共情，进行深层次的对话。

这便意味着儿童视角并不是忽略成人或者儿童

任何一方的观点，而是使成人的讨论聚焦于儿童

的认识和儿童认为优先的事项上来，再通过自己

的理论去形成最终的理解。

第二种关系，儿童回应成人。儿童视角代表

成年人对儿童经历、感知和行为的理解。但并不

意味着儿童是在被动等待成人的理解，事实上，

在没有儿童回应的情况下，成人形成不了儿童视

角。因为，成人构建儿童视角是寻求一种意义的

获得，其前提是儿童的话语是有意义的。那么只

有儿童在理解他人意义的基础上，所表示出的话

语才可能是有意义的［28］。儿童的反应会影响成

人对于他们的态度，进而会影响成人对于其行为

的解释。因此，在儿童视角中，儿童与成人应该

彼此听到、解释、理解，从而建构意义。

第三种关系，儿童倾听儿童。在儿童视角

中，儿童是具体的，只有重视不同儿童的观点，保

障每一个儿童的权利，才能更好地让儿童视角发

挥作用。因为有生命的物体的一个特征是它们

表现出自发的能动性和相对的不可预测性［28］，不

同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导致不同的理解和表

达方式。因此，需要让儿童意识到不同主体的视

角，意识到同样的情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

释。当一个儿童在表达的时候，其他儿童要能够

倾听他，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观点以及

话语表达。同时也体现出了《儿童权利公约》中

尊重每一个儿童权利的要求。因此，在儿童视角

中，不仅仅要关注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发现

成人与儿童的不同的体验，也要关注儿童和儿童

之间的关系，发现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不同。比

如：同伴之间的关系，年长儿童与年幼儿童之间

的关系。

这些关系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学前教育

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展现出了蕴含儿童

视角教育实践的实质。游戏是可以展示儿童学

习能力并且可以学习他者经验的一种情景［29］，是

一种对话的存在，儿童个体与他者共存，通过语

言和行动上的对话获得经验进而实现学习。此

时，他者在场，特别是有经验的他者在场，有助于

儿童的游戏，他者既包括有经验的成人，也包括

在场的同伴。因此，当儿童视角走向教育实践，

其本质就是各主体视角的有效相遇。它们的相

遇呈现出一种生成的、动态的、全面的认识方法，

实现相互走向中的视域融合。在互相分享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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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认识对象的更高水平的理解（同时也是对自

我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过程）。在这里，儿童是

能动的，儿童能创造性地使用从成人那里得到的

知识，能生产和参与同伴文化，能扩展和再生产

成人社会的文化。教师是具有敏感性的，在与儿

童平等的对话中，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调动儿童的

积极性，扩展他们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

位个体都有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各方都有助于实

现学习目标，实现持续发展。

四、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路径选择

我们需要明确具体的路径以表达蕴含儿童

视角教育实践的基调，经过总结，蕴含儿童视角

的教育实践依托儿童的生活世界，发挥儿童的主

体能动性，借助教师的共情引导，最终走向相互

理解，实现了共同持续发展。

（一）依托生活世界，构建新的意义理解

长时间以来，童年一直被标准化，因此，儿童

的世界只能被知识的海洋所包围。没有机会构

建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但是，蕴含儿童视角教

育实践受现象图析学和新童年社会学的影响，主

张关心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探寻不同主体如何

体验周围世界。因而，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的

活动主题都来自于儿童所处的真实生活世界，各

主体在平实的谈话中相遇。例如，教师和儿童会

以“大自然”为主题进行交流。

不同于以知识为目的的活动，蕴含儿童视角

教育实践的活动，改变了原有的单向度的以教师

和知识为中心的讲授教学，注重生活世界中各主

体对自身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过程中，人们意识

到各自与彼此的相同与差异。比如：当谈到大自

然中有什么生物时，有的儿童会说大自然里有野

生动物，有的儿童会说有猫和狗，有的儿童会说

有植物。在谈到生态系统的时候，有的儿童知道

自然界有一个持续的循环过程，他们会说到植物

死亡，腐烂，然后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有的儿

童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依赖关系……正是这

个拥有不同立场的人们频繁相遇的生活空间（a

lived space），不断地增加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

力（capacities of seeing）［30］。

这样的相遇不是刻意的，是日常的，是教师

和儿童的存在方式。例如，在谈论保护自然的话

题时，有的儿童会说到你不应该杀动物，你不能

把动物放进罐子里，但是又表示可以在动物所在

的地方打洞，这样它就可以呼吸，你就可以把它

放在家里了。正是在如此自然的和随意的交流

中，各主体不背负沉重的知识负担，才能真切地

感受和体验生活世界。所以，要在一定的空间

中，以情感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为载体，才能帮助

儿童构建起新的意义，实现主体发展。

（二）发挥儿童主体能动性，保障实践中儿童

主体地位

在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中，儿童是具有主

体能动性的，不仅仅是有理性、有能力、自主的

人，更是具有复杂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这也

是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施的前提。首先，儿童自

身的经验、世界观和行为成为教育的出发点，每

个儿童主体都有机会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观点，在各主体的观点相互碰撞之后，扩

充自己的原有经验，并意识到对事物认识的不同

方式。例如：当幼儿经过一个花园时，发现了一

朵不寻常的花。所有儿童都不知道花的名字，教

师没有直接告知儿童花的名字，因为在蕴含儿童

视角的实践中，教师懂得不能把儿童看成被塑造

和规训的客体，而要看成发起行动和担当责任的

主体”［31］。对于教育至关重要的不是你对儿童灌

输了什么，而是儿童为学习任务带来了什么［32］。

之后，儿童确实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走进房

子去问，在书中寻找答案，自己给它起个名字，打

电话给收音机的问题节目等［19］。纵观整个活动，

教师没有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直接告知答案，而

是认可了儿童的能力，充分给予儿童发挥主体能

动性的空间，以儿童自己的经验为起点，让他们

分享所见、所听和所想，意识到有不同的方式来

解决问题，进而每个儿童也都得到了尊重和理

解。期间，儿童收获了终身都需要的反思和解决

问题的经验，以及尊重他人的品质。

（三）实施共情引导，平衡儿童主导与教师引导

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是多重视角的对话，

因此，在活动过程中，教师需要给予儿童时间与

空间表达，能够让每个儿童表达他或她自己的经

历和想法，但是同时，教师也需要适时地引导，承

担教师所应履行的教育职责，才能有助于儿童发

展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最终实现发展。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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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关于蘑菇主题的活动中，教师心中的目标是

要让儿童了解一些标识。但是，过程中，一个女

孩却突然说：“伞菌是有毒的。”教师听后并没有

打断或者纠正女孩儿，反而问女孩：“那你怎么能

让其他小朋友识别这种有毒的蘑菇呢?”女孩的回

答是：“写个便条!”老师继续问道：“小孩子认字

吗?。”然后，女孩画了一幅蘑菇的画，并在上面画

了一个×表示它是危险的。然后老师继续问她：

“那么有更多的方法来区分有毒的或可食用的蘑

菇吗?”女孩随后画了一本她妈妈的关于蘑菇的

书，并介绍了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老师继续进一

步挑战女孩儿的原有经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

发现吗?”女孩回答：“如果你了解了特别美味的蘑

菇，你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它们上，你就不

会注意采到有毒的蘑菇啦。”［33］

在整个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教师的引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的引导

并不意味着将自己的目标凌驾于儿童感兴趣的

问题之上，在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中，教师充

满关怀的情感，从儿童的兴趣出发，运用自身所

具备的知识或者观点，挑战儿童的原有经验，进

而引发出儿童新的思考，最终不仅让儿童自动画

出标识，意识到了标识的作用，达成了目标，而且

还拓展了儿童的思维，丰富了课程内容。只有教

师的视角与儿童的视角有效相遇，才能达成相互

的理解与支持，最终，成就优质的教育。

（四）走向倾听与理解，支持儿童与教师共同

持续性发展

在没有儿童视角的教育实践中，千万个儿童

的发展时机被统计和抽象成了一张发展时间表，

将教育变成社会排斥、分层、控制的工具，从而在

教育中失去了生活的特性，损伤了儿童的生活质

量［34］。虽然教师拿着纸、笔和摄像机，记录着儿

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尝试获取儿童的视角，

但是经常是“只见情境不见儿童”或者“只见标准

不见儿童”。儿童对于教师来说就是一个被观察

的客体，教师并没有走进儿童的生活，也限制了

儿童走进教师的生活的可能性，阻碍了双方的交

流和沟通。相比之下，在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

中，教师和儿童是自由的，没有被外在的硬性标

准所捆绑，他们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专

注于对他者的倾听与理解。例如，幼儿园的时间

制度会让教师经常处于尊重儿童还是催促儿童

的教育伦理困境之中。但是，事实上，儿童有权

利知道为什么每天如此安排时间，因为这不仅是

制度的一天，更是儿童的一天，而在知晓原因之

后，儿童了解到教师和他们一样在面临困难的局

面，从而理解了教师，他们便成为了共同体，一起

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此时，教师与儿童真正进入

到了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场域，以倾听的方式达成

了信息、情感、甚至是生命等层面的交往和互动，

进而相互成就。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

引导儿童养成倾听的习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去

思考、表达和理解［35］。同时，教师也要平等地对

待儿童，适时地向儿童解释清楚教育行动，让儿

童感到自己是受尊重的，并且是真正参与到教育

中的，以保证双方相互理解，实现共同发展。

我国学前教育已经开始从资源规模与数量

快速扩张时期逐步转型进入到以质量提升与内

涵发展为核心的新时代［36］。在提升学前教育质

量中，多视角的对话机制的建构是实现高质量学

前教育方式之一［37］，蕴含儿童视角教育实践完善

了这一机制，当儿童视角这一学术概念走向教育

实践，是对高质量学前教育要求的有力回应，在

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明确了方

向。它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反思中而来，摆脱了标

准化童年，注重差异的共存，肯定并践行了在高

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中可持续的儿童学习与发展

观，澄清了各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明确了他们

之间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教育各主体的之间在理

解与回应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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